
戲曲與祭祀論壇 ── 戲曲與祭祀音樂  

油麻地戲院劇院 

七月四日（星期六）2：30pm - 4：30pm 

 

講者：高潤權（資深粵劇擊樂領導） 

            高潤鴻（資深粵劇音樂領導） 

            陳子晉（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研究生（民族音樂學）） 

主持：余少華（PhD, JP） 

 

余少華：各位朋友，我是余少華，是今天下午論壇的主持。首先，很感謝康文署每年

都做這個戲曲節。除了有很多精彩的外省戲曲在香港演出和一些相關的活動講座之外

呢，我們今天特別有一個論壇，主題是「戲曲與祭祀音樂」。我等一下會介紹嘉賓，

我現在先講講開場白。 

在以前我讀書的時候，大部份香港的音樂學生都是讀西方音樂史。如果你不懂西

方的那個所謂的「彌撒」，就是不懂整個西方音樂史中的「祭祀」。「彌撒」 

Mass/Missa 就是「祭祀」。所以我們在讀西方音樂史的時候就很清楚地知道祭祀和

音樂的關係。但是很可惜，在香港，甚至在中國內地，台灣，華人社會的音樂學生除

了對西方音樂史有了解之外，對於自己文化中的祭祀，通常都是不予理會的。而我作

為一個很典型的音樂系學生，是在畢業之後才發現原來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那麼

豐富的音樂。而很幸運的是，這些音樂在香港仍然有保留。 當然，在粵劇裡，中國的

吹打和鼓樂是保留得很好的。但除了粵劇之外，我們大部份人都不會去注意在殯儀館

或者「紅白大事」裡面運用到的吹打樂。這是得以保留在民間的廣東的傳統，大部份



是沒有受到西方音樂的污染的。我覺得，不論是香港人還是中國大陸關注音樂的人，

都應該將我們的關注點拉回到傳統的、流傳下來的音樂當中，尤其是祭祀的音樂。 

    今年年初，康文署做了一場吹打音樂的演出，我們很難得地請到了高潤權和高潤鴻

兩位師傅。他們在粵劇界和吹打樂方面都是非常資深的、家學淵源的專家。我自己對

這方面沒做什麼研究，即使我很有興趣，我可能也未必懂得怎麼去問問題。所以我今

天特別請到了陳子晉先生，起碼他對香港的殯儀音樂和吹打音樂是做過功課的。 

那麼我們今天下午的論壇就首先請陳子晉先生做一個關於祭祀音樂和吹打音樂的

開場白。在陳先生簡單介紹之後，我們就請兩位師父為我們現身說法，講講在香港保

留的這種吹打傳統和祭祀的關係。其中會有一些小的示範。今天論壇的最後會安排一

個問答的環節，大家如果有任何關於音樂與祭祀的關係的問題都可以問我們的兩位師

傅。那我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了。先請陳子晉先生開場。謝謝！ 

 

陳子晉：正如余教授所講的，我的確是在殯儀音樂方面做了一點功課的。因為我的碩

士論文就是專注取香港的殯儀音樂的，或者準確來說，是關於道教的殯儀音樂。我所

下的功夫就是每個禮拜都有幾晚在殯儀館裡面看人家的吹打。我本身的出身就是一個

所謂的「專業」樂手，其實就是從演藝學院畢業，受過一個叫做「學院式」的訓練的

人。我一去到殯儀館的時候，我覺得其實殯儀音樂，也是很簡單的，那些旋律都不複

雜。但事實上到現在論文都寫完了，我可能還是對殯儀音樂一竅不通。所以我很有壓

力，因為有兩位大師傅在旁邊，但我無論如何都要交一點點功課的。我嘗試講講我看

到的東西。 

我覺得在戲曲和祭祀裡面，我在香港的殯儀館所看到的現今殯儀音樂實際情況

中，和戲曲最有關係的就是以下這段： 



（錄影片段分享：播放殯儀館「破地獄」儀式的錄影片段）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去殯儀館的經驗都知道這種儀式裡面的戲劇因素是很豐富的。

但據我從一些前輩那裡訪問到的是，在以前道教的殯儀音樂裡面，戲劇的元素是沒有

那麼豐富的。現在大家看到他們會架起那個火盆，在盆裡面噴一點水，讓那個火出

來，有一個很強烈的戲劇的畫面在那裡。但其實在以前不是這樣的。我想這就是因為

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了演變，一些粵劇的元素進入到了殯儀裡，所以就會有一個讓大

家都有深刻印象的畫面。 

那麼殯儀音樂以前是什麼樣的呢？它最開始又是什麼樣子呢？其實沒有人能說得

清。在文件的記載中，關於殯儀音樂能找到的最早的資料，應該就是「八音班」了。

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八音」有很多種解釋。其中一個就是古代的一種樂器分類法：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很多的民間的演奏形式都會用「八音」這個詞

的。比如，山西五台山有一個「八音會」，都是演奏一些傳統的音樂。 

在廣東地區，八音班的功能就是做「齋醮」，所有的喜慶、拜神、或者出嫁的活

動都會由八音班去負責。其實八音班在道光年間就已經很盛行了，應該說在明末清初

就已經很盛行了。到了道光年間有個叫「小雅山房」的比較出名的八音班。在廣東除

了有「八音班」這個名稱之外，我們會把它叫做「鑼鼓櫃」。為什麼呢？因為八音班

在出巡遊街的時候，都會帶著一個鑼鼓櫃，所以久而久之，八音班也就有了另外一個

名字叫「鑼鼓櫃」。那個鑼鼓櫃很漂亮。給大家看一幅圖片。鑼鼓櫃好像一頂轎子，

裡面有很多樂器，它的佈置也很細緻精巧，每個鑼鼓櫃都有它的特色。現在在廣東好

像還有一些，在香港好像已經見不到了。 

 



八音班的表演形式裡面有一種叫做「唱奏戲曲」，其實就是一邊演奏，一邊用二

弦或者粵胡唱「旦」這個角色，用月琴或者琵琶唱「生」，也會用大小嗩吶去模仿生

旦的唱腔。現在這個演出比較少，一般是到大的節慶才會演。以前會唱一些像《六國

封相》、《仙姬送子》這樣的排場戲。後來又添了如《劉備招親》、《三戲周瑜》這

樣的戲。另外一種表演形式就是吹打樂。吹打樂大多數就會在街道上。不論紅事白

事，都會請八音班來做儀式。 

咸豐四年，有個粵劇藝人李文茂參與了起義，當時就禁演了粵劇，所以八音班就

取代了粵劇做演出形式，用樂器去模仿粵劇的唱腔，所以在那時八音班是很興盛的。

但到了抗日戰爭之後，市民的娛樂豐富了，八音班就開始慢慢衰落了。到了 1949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八音班被視為封建的產物，就不能再演了。其實不止八音

班，在那時好多的藝術，或者一些文物、一些習慣，都因為被認為是封建，所以就不

能再演，不能再面對群眾。 

那麼八音班的演出是什麼樣的呢？我有一段錄影，是一個八音班的演出形式，用

大小嗩吶去模仿唱腔. 

 

（錄影片段分享：播放鑼鼓八音《關公送嫂》的舞台演奏錄影） 

 

現在鏡頭裡面的這位男子就是一位很有名的「醮師」，他活躍在澳門，也會經常

來香港做法事。就是區均祥師傅。區師傅很資深，我對他的印象很深。他唱南音比較

多。當年雨果唱片幫他出過幾張南音的唱片，稍微對南音有認識的人都一定聽過區師

傅的演唱。我開始做殯儀的研究的時候就見到區師傅在殯儀館裡面吹奏。有一次我去

銅鑼灣保良局那邊，那是一個佛家的法事，我又見到區師傅，好像吹的薩克斯風。他



是吹奏什麼樂器都可以，非常厲害。 

這就是八音班的部份演奏形式。因為其實以前八音班不會真的在一個舞台上面這

樣演奏，演奏廳這個概念對於八音班來說是不太適用的。但到了現在就將八音班的演

奏形式也搬上了舞台。這樣也好，可以讓我們看到八音班到底是什麼樣的。 

八音班牽涉到紅事，當然我們現在結婚就很少會見到人家吹嗩吶了。如果大家想

看一下以前那種抬著大紅花轎的婚禮到底是什麼樣呢，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YouTube。

高潤鴻師傅大婚是在星光戲院裡面，是一個很傳統的婚禮。我看完那段片之後覺得，

它是填補了從七八十年代開始，紅事中很少用中國式嗩吶吹奏的那段空白。所以大家

有時間可以上網看一下，那個很精彩。 

在六七十年代還可以遊街的時候就會用到這個嗩吶。其實不止在香港、廣東，全

中國都會用這個嗩吶去做紅事的。嗩吶是在紅事裡面的一個很主要的樂器，我聽人

說，有一個來香港做職業嗩吶樂手的人，他小時候在鄉間都是吹這種紅白二事的音

樂。那時候可能在一個村子同時有兩家人辦紅事。那麼狹路相逢的時候怎麼辦呢？總

要有一個人讓路。於是就讓每一邊派一個嗩吶手出來，大家比誰一口氣吹得長，那麼

誰就贏了，可以先走。這些故事是很常見的。嗩吶對於維持紅事和白事的這個傳統是

一件很重要的樂器。 

 在紅事上，我們基本上都會經常聽到《一錠金》。《一錠金》也是紅事和白事裡

面非常重要的樂曲。我們等一下也會深入討論一下《一錠金》的重要性。好了，說了

這麼多，有沒有人看過紅事的那個儀式是什麼樣的？以前遊街有沒有人看過？（有人

舉手）非常好。那麼我就還未有幸能夠看到。有一個粵語長片就保留了這個畫面，我

們可以看一下。我想播長一點，因為我覺得這段片很珍貴，大家可以多欣賞一下。 

 



（播放吳回導演，謝賢主演的電影《阿超結婚》的片頭部份，片段中是一對出巡的婚

禮儀仗隊，由八音班帶頭，後面緊跟著銀樂隊。） 

 

我們現在見到的穿白色衣服的這一群人，謝賢這一群，其實是一個銀樂隊。在銀

樂隊之前的一班人，我想就是八音班了。在以前，吹打就會在出遊隊伍的最前面，後

面就跟著一個銀樂隊，這個形式現在香港當然是已經沒有了，但在廣東海陸豐一帶還

有保留。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儀式，整個儀式是做一整晚的。大概五六點就會從省城裡

請一個銀樂隊以及吹嗩吶的人他們的村子裡，然後就在那間房子裡，一整晚不停演

奏，銀樂隊奏完一段就到嗩吶，然後又放炮仗。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但很可惜，

現在在香港已經沒有這種儀式了。 

嗩吶這個樂器在廣東的說法就是「嘀嗒」，這是一件很重要的樂器，大家都不會

很陌生（圖示）。但是 「嘀嗒」或者嗩吶在香港一般的市民心裡面是什麼的形象呢？

我覺得這段短片講得很具體，也很值得去討論。 

 

（短片分享：播放林海峰棟篤笑片段，片中林海峰揶揄到：學鋼琴這樣的樂器競

爭太大，建議家長帶小朋友去學嗩吶，這樣可以在殯儀館學以致用。） 

 

我有些朋友是在民樂裡吹嗩吶的，他們看完這段片子之後就會覺得，哇，怎麼把

嗩吶這個樂器踩得那麼低啊？我剛剛一開場也說到，我是一個音樂學院的畢業生，我

的演奏是所謂「高級」一點的演奏，但這是一個錯誤的思維。我那時候覺得殯儀館裡

面的那些嗩吶有什麼技術啊？沒什麼技術可言啊！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一個無知的狀

態。但當我真的去接觸整個傳統的時候發現，反而是在殯儀館裡面的音樂還保留著中



國音樂的傳統。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音樂的發展可能有很多西方的元素在裡面。那

麼到了最後，中國的特色還保留了多少呢？而在殯儀館或者粵劇裡面的吹打或者音樂

裡面還保留著那個傳統，這就是很值得我們留意的地方。有趣的是，我們這些受過音

樂學院的訓練的人，就會所謂「自我感覺良好」，覺得「高人一等」，這樣一來就會

邊緣化了粵劇或者殯儀音樂。西樂那班樂手好像也都覺得中國的這些不算什麼音樂

啊，西樂是更高級一些的。然後，中國音樂就一直被這樣雙重邊緣化。所以我覺得，

在我們去了解音樂或者祭祀的儀式的時候，我們應該想想，其實祭祀和戲曲裡面是保

留了很多我們獨有的傳統的，其中的西方的影響是相對比較少的。 

我前段時間聽了一個音樂會，有一個朋友就在旁邊說，為什麼中樂團也有很多大

提琴在裡面？大提琴到底屬不屬於中國樂器？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整個現代中國

音樂的發展已經是很複雜的了。這其實是另外一個討論，我們今天不詳談。 

戲曲和祭祀裡面的中國音樂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我想就是讓我們可以了解到自己

國家一直傳承下來的文化是什麼樣的。 

現在結婚也會有很多音樂，多數都是播一些流行曲，或者播弦樂四重奏（String 

Quartet）聽一下，就覺得好像很時髦。如果你在那個婚宴上閉上眼睛，只靠耳朵去

聽，你能不能聽得出這是一個中國的婚宴儀式呢？當然我不排除中間會有很多廣東話

會出現。但在那個婚宴裡面，我們已經很難辨認得出那是一個中國的儀式。當然了，

我們現代的香港人會覺得我們不需要用那種傳統的中國儀式，這是也沒有問題的。可

是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傳統的儀式是什麼樣的，這樣才有可能將它得繼續去

發展下去。 

接下來就會講講白事。但因為時間有限，我們講快一點。 

如果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在香港的白事一般都會做道教儀式。現在也有一種潮



流就是什麼儀式都不做。但一般來說，如果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的話，大多數都會做

道教儀式。道教分為「正一派」和「全真派」。我在香港看到的殯儀大多數都是「正

一派」去做的，但我前兩天看到一則資料上說，也有「全真派」去做，但比較少。其

中的原因有一個說法，未必準確，但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有人說這是因為正一做了

很久，良莠不齊，所以全真就插進去做了。不過在現在我們見到的那個道教的殯儀儀

式大多數都是正一派的，這一點基本上是準確的。 

正一派我們一般會叫做「老廣」，是一種廣州的儀式。而全真派就是一個「老

道」的儀式。在道教裡面，他們會認為全真派真屬於比較正統的道教，正一派是比較

民間的，它雖然也是道教，但它不夠全真派那麼正統。關於這個說法，我如果有描述

錯誤的地方，大家可以指正我，但這是我在殯儀館裡面接收到的訊息。 

在殯儀館裡面做事的都是「喃嘸」，這是一個很籠統的講法。如果在 「老道」或

者「全真派」的說法中，負責誦經的那位師傅叫做 「火居道士」或「經生」，負責音

樂部份的叫做「醮師」。而在「老廣」或者「正一派」的說法中，也就是我們現在接

觸得比較多的那個儀式裡面，誦經的師傅就叫做「喃嘸」或者「喃嘸先生」。在行

外，不論「老廣」還是「老道」裡面的樂手我們都會叫他「醮師」，但在行內呢，

「正一派」的樂師叫「老湛」或者「貓」。 

道教儀式中大家印象比較深的應該就是「破地獄」的儀式。另外還有很多儀式如

「請聖」、 「招亡」等，大概有十個左右。但現在我們見到的儀式就越來越短了。以

前要做很久，可能是一整晚。但在我剛剛做研究的時候，是從 6 點做到 10 點，到現

在，時間就越來越短。我親眼見過一個情況，由於主家，也就是死者的親戚住得很

遠，第二天要上班，所以他就提出要將那個儀式減短一點。所以就越來越短。「破地

獄」的儀式大家已經很清楚了。等一下我想請兩位高師傅講一下，是不是壽終正寢的



人是不需要做「破地獄」的？但很多時候由於「破地獄」太深入民心，如果在儀式裡

不做「破地獄」呢，好像人家就會覺得這班師傅偷工減料。所以可能就是因為商業的

元素，現在普遍都做「破地獄」的儀式了，這就可以減少誤會或者尷尬。 

下面我們講一下「醮師」。 在我的理解中，整個儀式的主角就是負責誦經的那位

師傅，也就是「喃嘸」。而「醮師」,也就是樂手的工作其實是在開場或儀式進行的時

候，演奏一些音樂，在「喃嘸」師父誦經的時候，也有伴奏。現在香港大概還有六七

十個「醮師」。其實不可以有太多人的，因為如果人太多的話，會有人去公開。行內

有自己的一套機制去保持運作。有這種保護主義是因為行業裡面始終都有競爭，而且

大多數是行師徒制的。不可以突然走進去說：「我想來這裡吹嗩吶。」這樣不行。一

定要有相熟的人士帶領才可以入行。 

  在殯儀音樂裡面，最主要的元素是「牌子」。「牌子」就是粵劇的那種牌子。我

們經常會聽到的《手托》、《俺六國》就是經常演出的「牌子」。我們等下可以討論

一下。另外一個主要的元素就是「南音」。我剛剛問了高師傅，他們演奏的南音，的

確是叫流水南音，跟我們平時聽的那種南音是不同的，我們可以聽一聽那個音樂是什

麼樣的。 

 

（播放音樂） 

 

現在我就要開始講講為什麼粵劇和祭祀音樂關係那麼密切。在我一直以來的研究

中，高師傅的名字我聽過很多次了。很多「醮師」都會跟我說，在我們的這個殯儀儀

式裡其實有很多粵劇元素，尤其是鑼鼓，那是由高根師傅帶進來的，這就豐富了整個

道教儀式的演奏形式。高根師傅的演奏是什麼樣的呢？我相信應該沒什麼人看過，我



就從他的公子那裡拿了這段錄影過來。這是很珍貴的資料。 

 

（錄影片段分享：播放由高根師傅掌板的殯儀音樂演奏錄影） 

 

很精彩對不對？ 

關於粵劇裡面的鑼鼓元素是怎樣被帶進殯儀儀式裡面的？高根師傅的整套儀式又

是怎麼樣的？我想，如果由我來講就絕對是沒有說服力的。我想請高潤權師傅介紹一

下。 

 

高潤權： 我爸爸其實是很大年紀了才進入南樂界的。其實正式呢就是我的叔叔，高林

先生，他因為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在宗教儀式那方面做了很久了。我爸爸是在八十

年代左右才入行的。那個時候我們都不想我爸爸那麼辛苦， 我們就說，不如去跟叔叔

學做一下「醮師」什麼的，不會那麼大負擔。因為做掌班師傅真的很辛苦，要兼顧很

多東西，又要有體力，又要記性好。那爸爸聽我講了之後，就去跟我叔叔學習，一邊

做一邊學。我爸爸其實很厲害的。那時候我跟我弟弟真是受不了他，因為他在家裡

練。那時候我們住屋村，但那時候屋村的那些鄰居都很好，沒有人投訴過他。他每天

早上七點就會拿嗩吶出來吹，真的，我不是開玩笑。阿鴻是最慘的，因為父親在騎樓

練習，弟弟的床在騎樓，我就稍好一點，我的床在房間裡，但也很吵。你知道屋村那

個地方又不大，一吹就一定會很大聲。但我真的很佩服他的毅力，就是人家說的「臨

老學嘀嗒」。（笑）他真的是每天早上都這樣不停地練，因為他本身不是一個吹嗩吶

的樂師，並不精通，他是以打鑼鼓為主，有時也玩一下小提琴，但吹嗩吶就真的是五

十過後才學的。 但我見到他這麼有毅力，真是很佩服他這樣一個老人家。我爸爸真是



厲害，在他這樣的年紀還不停地去追一件事。他一邊學一邊跟我叔叔出去工作，不知

不覺就一直這樣做了幾年。      

到了大概 84 年、85 年左右，我那時候十幾歲，也還是小孩子，我弟弟又再小一

點，我十四歲，他不到十歲，他八、九歲左右。那時候我叔叔就問我和我弟弟有沒有

興趣學一下。那時候還小，還在到底做不做好。一直到我都入行了，和我弟弟一起都

做了法事那方面的工作，心裡面還是很猶疑。 

而我爸爸就是一邊做，一邊學。我爸爸人很好，雖然他脾氣大一點，但他很願意

教年輕人。見到有年輕人不會鑼鼓的，他永遠不會袖手旁觀，他只會追著教，一直教

到學會為止。一個鑼鼓他可以教你兩天。你只要不嫌他沒完沒了就行了。他真的是教

到你會為止。 

剛剛從片子裡我們也看到了，有些道教儀式裡有一些破地獄的鑼鼓。我爸爸說，

有一次他做過「醮師」的時候就將粵劇的那些鑼鼓混合了進去。他說，這樣打會好一

點。因為破地獄的儀式會有很多是「口白」，有一段口白很像我們廣東鑼鼓的鑼鼓口

白，還加上身段，轉身，破瓦，那麼不如就將粵劇的一些東西擺進去試試。其實道教

的鑼鼓和廣東的鑼鼓是很接近的，可以說是同一類的，只不過有些點位有些差別。這

樣一來，我們戲班的一些鑼鼓就被帶入到道教的儀式裡面。慢慢地，普羅大眾都接受

了。那個源頭就是這樣的。 

 

陳子晉：也就是說，粵劇的鑼鼓跟道教儀式的鑼鼓很接近。但是在音樂上呢？音樂上

同道教有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道教儀式的音樂，應該未必有那

麼豐富。 

 



高潤權：六十年代的音樂我們就不知道了，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剛出世。從我進入南樂

界開始，我知道的就是有很多南樂界在用的一些音樂都是粵劇裡面的一些小曲。 

 

陳子晉：我有一些話不能公開講的，我在做研究的那段時期，有一種說法大概是，靈

活的人大多數在戲班做的，沒那麼靈活的就去做南樂。我在開場前同高師傅聊過這個

問題。到底是不是這樣呢？當然高師傅你是橫跨兩界，遊刃有餘。但是粵劇的掌板師

傅會不會比殯儀的更厲害或者靈活一點？ 

 

高潤權：我覺得其實兩樣都很重要。不分高低。因為粵劇打的是粵劇的， 而南樂的優

勢就另類的，它有很多隨機應變的情況。有時，當時他們在做的法事的時候，突然有

突發事件，就要靈活應變。這是一樣的。我覺得沒有什麼高低之分，是平等的。 

 

陳子晉：殯儀裡面除了鑼鼓的元素之外呢，還有音樂的元素。高潤鴻師傅的這個名字

我是聽了很久了，我總是記得梅姨說，鴻仔小的時候，和權仔一樣是很厲害的天才，

一直講到現在。我就想問一下，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參與道教的殯儀儀式的？ 

 

高潤鴻：我應該是從七、八歲開始的。其實我做道教的音樂的時間和我做戲班的時間

是差不多的。因為在那個時間我爸爸已經差不多想要轉到一個不是那麼辛苦的崗位

了。那他練嗩吶的時候就問：「你想不想學一下？」我就說，也好啊，也挺有意思

的，反正也被吵醒了，不如就學一下，醒了也不能再回去睡了，因為他不停地吹，嗩

吶聲是很吵的，幾條馬路以外都能聽見，在騎樓的聲音能傳很遠。其實真的睡不著。

反正都已經醒了，又被他吵，不如一起吵吧。反正學了吹嗩吶，將來做戲班也好，或



是有機會出去跟叔叔做南樂也可以。我爸爸總是有一個意識就是覺得我們兩個能讀書

就讀，但他說我從小到大是讀不進書的。我很小就出去工作了。他說：「你學一門手

藝，怎麼都餓不死你，至少爸爸也養大了你。」我很小就已經有這個心態：好啊，學

一下吧，就算讀不進書，也有事情做。我七八歲就跟著他去學，然後跟班。我正式做

南樂的醮師應該是 9 歲左右，總是被人說我爸請童工。我做戲班就是在 8 歲左右。 

 

陳子晉：兩位高師傅呢在行內一早已經被認為是天才，這個大家都知道。據我所知，

在殯儀裡面的學習就很不一樣，要師徒制。我們現在學樂器很簡單，拿著樂器，老師

就會教你用什麼指法，然後吹練習曲，從一級吹到二級，二級吹到三級。但在殯儀界

或者醮師界裡面，學習方法好像不太一樣。 

 

高潤鴻：對，是有不同的。我學嗩吶雖然是我爸爸叫我學的，但是說到吹口，其實我

叔叔比較厲害。當年，在香港僧道尼界是沒有人不知道高林師傅的。所有界別的人都

很喜歡他做醮師。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出過家，他的輩分很高，就算是寶蓮寺的釋智慧

師傅都應該是小他一輩的。他應該大概是師叔輩的，輩分很高。而且他很熟練。因為

幾十年前，這些佛家的法事之間有一些差別，做和尚的佛家，做師姑的佛家和一些帶

髮修行的佛家之間其實都有一點不同。然後他又帶我去做之前你講到的「老道」、

「老廣」。我是先學的「老廣」。為什麼香港的那個殯儀館裡面會是「老廣」的「正

一派」多一些？其實在我的認知裡面，全真派是不幫人做法事的。全真派其實不是火

居道士。因為全真派的道士是自我修煉的道士，他是不會收取酬勞或者幫人做法事

的。他們只會幫同門做。但是如果是出來收取一些工資的那些火居道士其實是我們正

一派的工作。所以老廣就比老道多。 



陳子晉：現在全真派雖然很少，但還是有人做。 

 

高潤鴻：我出道的那時候，基本上是沒有的。他們全真派如果要做就一定是為他們自

己人做，不會到外面幫一班不認識的主家做。我在幾處都做過醮師。我小時候比較貪

玩，我就覺得工作很悶，我一個人在一班大法師、一班和尚中間，我一個小孩子的確

覺得很悶，就不是很喜歡做。我叔叔就很生氣，說：「我帶你去做你都不做，我人緣

那麼好，我以後可以把工作交給你。」這有一點遺憾。 

 

陳子晉：你應該不是只跟你叔叔學，對吧？ 

 

高潤鴻：我叔叔是教了我一些很基本的東西。但在我們的學習過程當中 ，你剛剛講的

《一錠金》其實不用怎麼學，從小聽到大都聽會了。至於其他法事音樂，阿權剛剛講

過了，我們很多時候會將一些粵曲粵劇的小調放進去。其實每一個地方的文化都會將

他們當地本身有的東西放進祭祀音樂裡面，其中都不會缺少這些東西。我們有自己獨

特的宗教音樂。比如有很多「讃」，就是經文的旋律。另外，由於希望豐富裡面的音

樂，讓它聽起來舒服一點，或者更貼近本地一些，那就會用很多我們廣東比較舊式的

小調，將那些經文譜進去，這是又一種方式。其實有時候有點拗口，但一直以來都是

這樣做的。我們就照樣吹，一邊吹一邊學。至於我們學習的話，比如教你《一錠

金》，你要吹完那麼多板線，不同的指法， 「密指合」、「一指合」等等，每一板都

要，因為在法師開口誦經的時候是沒有笛調的。我們做戲曲就會定調，比如，調校了

一板的線，我們就會去演奏。但做法事呢，就要根據主持那個法師的調子，他一開

口，誦的低一點，那你就要根據他的板線來吹。所以在操作一件樂器的過程當中，你



要很純熟地運用它的調。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慢慢練。 

 

陳子晉：講到《一錠金》呢，學過民樂或者廣東音樂的人都對《一錠金》都不陌生。

但那時候我去殯儀館，一開壇要請神，請神就一定要吹《一錠金》。但這個《一錠

金》我聽完之後就會覺得，這是《一錠金》嗎？完全不像我認識的《一錠金》。那麼

今天難得高師傅在這裡，我就想試著對比一下。我剛剛介紹過我自己，我的樂器訓練

是在學院 ，我要看著譜去吹的。我想大家聽一下我們兩個的不同。當然我明白這裡面

有很大的分別。但我表達的是，現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讓我們被那個譜框得比較緊，

我們很難跳出那份譜。那麼這就要請高師傅去解釋一下他是怎麼去想那個旋律的，怎

麼豐富樂曲的旋律。我問過行內的人，為什麼《一錠金》要吹到這麼不同以往呢？因

為可能需要保護自己如果每個人都會吹《一錠金》，那麼他們豈不就是沒有飯吃了。

但我想這未必是真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你演奏那首歌很厲害，能玩很多花樣，那你

一定會想表現出來，表現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我也是這樣，人們當然要將自己的技藝

全部展現出來。所以他們受到的訓練就是可以將一個旋律吹出許多不同的版本出來。

等下請高師傅示範一下。我現在就演奏一下我們的那個民樂的《一錠金》是什麼樣

的。我要看著譜。 

 

余少華：這裡我多說一句，陳子晉除了寫了一個碩士論文是《香港殯儀音樂》之外

呢，從九月開始他將會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博士生。 

 

（陳子晉演奏《一錠金》） 

 



陳子晉： 為什麼在開壇儀式裡面一定要用《一錠金》呢？據我所知就是因為它的旋律

是每一個板都可以停的。因為在開壇的時候，我們要看那個南樂師傅他何時準備好，

我們才可以開始儀式。所以《一錠金》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都停下來，每一句都可以

做一個完結句。所以你剛剛聽我吹那個旋律，它是在不停地重複的。那麼這個就是我

獻醜的一段《一錠金》。 

 

高潤鴻：非常之好。 

 

陳子晉：不要客氣。 

 

高潤鴻：剛剛陳子晉吹奏《一錠金》的方式是和戲班一樣的。其實差別也不是很大。

我想，你所講的那種不同是因為調的問題，所以吹奏出來的方式會有不同。或者我試

一段，大家看看有什麼分別。 

 

（高潤鴻演奏《一錠金》) 

 

陳子晉：我就覺得很不一樣。我覺得精彩的地方在於，高師傅將那個旋律記在腦子

裡，基本上隨時都可以有一個加花。我想你心情好的時候，是不是會加得多一點？ 

 

高潤鴻：是啊，或者很悶的時候也會花一點。 

 

陳子晉：是啊，我想這個就是其中的差別。 



高潤鴻：那麼我就講講你們整天問的那個學習方式。我們學《一錠金》其實是學句，

就是以前叔叔教的，《一錠金》十六句，比如，「生 工 六 五 ⚁ 五。六 工 六 五 生。

伬⚁五 生 六。」那麼我們以前學的時候就記，第一句是「五」，第二句「五」，第三句

「生」，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記，那就變成了一直到最後一句都是用那個音，但是中間旋

律就順着那個感覺去吹。這個不單只是祭祀音樂，我們中國音樂就是有這種方式。比

如潮州音樂中所謂的那些「加花」啊，「撞」啊，等等。如果是一對笛或一對簫演奏

呢，就要求一定不可以吹成一樣的。比如我們做祭祀音樂，紅事也好，白事也好，我

們做紅事一定是計一句笛的。那麼白事呢？上山那些白事規模一般比較小一點，之前

在靈堂做，規模可能會比較大，出巡的規模也會比較大。上山一般都是單笛的。在戲

曲裡面做很多「落鄉班」都是用單笛來吹的。這在我們的底線裡是不可以的，權哥不

論如何都要找一對笛，他找不到就會說：「阿鴻你一定要吹。」我們的那班是很少只用

一隻嗩吶來吹奏。為什麼要用一對嗩吶呢？因為吹《一錠金》這樣的喜慶音樂，我們

要求中間不要停頓。怎樣才叫做不要停呢？不是說不要換氣的那種不停頓。而是說，

比如，A 笛在吹的時候，第一、二句換氣，那第三句我換氣的時候，你就千萬不要換

氣，就是大家互補，一定要有一隻嗩吶在響。這個是一般吹打樂師裡面搭檔之間的一

個意識和習慣。不論你和任何人搭檔，和沒有搭檔過的人合作，都不可以人家停你也

停。要有一種兜搭的感覺。我再旁邊聽到你的這樣吹，我就會配合你的那句去吹奏，

這就是用了一種兜搭的方式。所以為什麼說很多時候聽到的《一錠金》有不同。現在

殯儀館一般很少用一對醮師了，通常是單一一個。 

 

陳子晉：這個其實就是關乎訓練的問題。就像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是學院的這個訓

練形式好還是師徒這種記樂句的重音的這種方式好？學院這個形式現在好多人都在



用，你身邊學樂器的朋友一定是從最基本的音階開始，這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最主要

的學習方式。而一些可以演奏得很生動、很靈活方式，知道的人卻越來越少。那我覺

得這個就是那個問題所在。如果我們一直都用音樂學院式的所謂科學一點的方法去學

樂器，其實是沒意思的， 你看著譜只能吹出一個版本。而那些大師傅他是可以靈活地

演奏的，比如心情好就多奏一些花樣，心情不好就少奏一點，這雖然是開玩笑，但我

想強調的是他們演奏方式的變化是很豐富的。那我想我們這是我們應該留意的。 

我想問一下高潤權師傅，鑼鼓，粵劇的元素都摻入到殯儀裡面了，你也會收徒弟

的，你現在會怎麼教徒弟或者你的接班人？ 

 

高潤權：基本的東西當然就要先教他。教完基本的，其實他就要靠自己了。要他多留

意演出的戲，比如一套《帝女花》，可能十個演員演的都是不一樣的，如果你把任姐的

《帝女花》打給十個演員，可能其中九個你都會打錯。因為每個演員的演繹方式都是

不同的。這件事是很講究隨機應變的。我都不敢講今天在台上要演什麼，就算是排好

了都未必是一模一樣的。我們打鼓看的就是現在這一刻在台上演的是什麼，那麼我就

打什麼。台上會有特殊情況發生，或者出現一些意外。可能有演員出來咳一咳嗽，這

就已經是意外了，因為咳一咳嗽，你要幫他補救，你不可以靜場，你要想辦法，這是

一直都在灌輸給我的兒子、徒弟的。我說你們不要看著曲譜打，一定要看著演員打，

演員是最重要的，他是牡丹，我們是綠葉。我們要知道他在表演的東西，你看曲譜是

沒有用的，曲譜上不會告訴你演員走了幾步，曲譜不會告訴你有沒有意外發生。你看

著舞台才是最實際的。 

 

陳子晉：我上次同你聊天，你說到「發報鼓三、五、七」時挺有一番見解的。 「發報



鼓」就是平時在鄉間演出的時候提醒那些人，有戲演出了，就會打「發報鼓」。其實那

時候我問了一個很蠢的問題，時間都公佈了，已經列出來幾點鐘演戲了，為什麼還要

再打「發報鼓」呢？高師傅就有一個見解很有趣。 

 

高潤權：因為以前沒有錶。以前最多都是用漏斗，或打更。我也問過我爸爸這個問

題，為什麼要打「發報鼓」？一來，打「發報鼓」是我們打鑼鼓的基本功，必須要練

習，你練了 「發報鼓三、五、七」呢，就會對你將來打鑼鼓很有幫助；二來呢，一打

「發報鼓」呢，那些演員就會自己去裝身了，一響大鑼呢，都差不多裝完了，一打

「三五七」就要「勒頭」了，以前就沒有提場的人去提醒的。一打「三五七」呢，那

些資深的演員就會開始裝身， 裝身就是要穿戲服，勒頭。 

 

陳子晉：以前用漏斗，沒有錶，現在有錶了，為什麼還要堅持打發報鼓呢？ 

 

高潤權：因為這個是我們的傳統，我不想它失傳。 

 

高潤鴻：其實主要原因是，如果不打呢，那些新學的人就不能把他們基本功練得很

好。其實這是在練功。我們發報鼓一般是打一刻鐘，你就要在一刻鐘裡面不停地這樣

打，你不練好這個功，基本上你打什麼戲都是沒有用的。平時打這個鼓點很悶，一般

是不會願意去練的，因為它的節奏很單一枯燥，平時練習的機會很少。但打「發報

鼓」這件事，如果你不去做，就是對這個工作不負責。進去就不停地打一刻鐘，在這

其中就可以訓練到基本功。如果你連基本的「三五七」都打不好，那麼你基本上就演

奏不好了。所以對我們來說，發報鼓是一定要堅持打的。現在外面很多班其實已經不



打了，有錶嘛，不需要打了。但我覺得還是要打的。 

 

陳子晉：這就是傳統的保留。當然現在什麼都可以變，就算聽音樂也不一定要聽音樂

會了，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我們對傳統的認知是什麼樣的？ 

 

高潤鴻：對很多新入行的小孩子來說，你跟他講這麼嚴肅的話題，他不會聽的。你一

定要跟他說：「你不打是不行的，你不打你下次就死定了，你不打就是不尊重神祇。」

那麼他就會很害怕，然後去一直打一刻鐘。我對自己那班徒弟就是這樣的。真的，你

試試看對一個小孩子那樣說，他會覺得，你傻啊，打一刻鐘的鼓。但是如果你跟他

說：「你一定要打的，不打是不對的，不打就是對這個工作不好。他就會覺得，啊，這

是個工作。然後他就會去打。在無形中，每次都練，他就練好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

的方式。 

 

高潤權：我覺得現在打「發報鼓」以及「三五七」都不是經常用的了。香港有多少神

功戲，大家都數得出來。戲院戲就會多一點，但在戲院我們是不會打「發報鼓」的。

如果你連神功戲上都不打了，那練基本功就練不了了。你們數一下，香港一年都不知

道能不能數得出有五十天神功戲。 

 

高潤鴻：有的有的。 

 

高潤權：所以我到現在都堅持一定要打「發報鼓」。 

 



陳子晉：我記得三月份的時候，康文署搞了一個《嶺南樂調演奏會》，最後返場的那首

曲子呢，鴻哥就吹了《得勝令》。權哥的一開始那個鼓點呢，我拿給很多人聽，大家都

說那個鼓真的很厲害，一聽就知道這個鼓手很有本事。大家有沒有聽過《得勝令》

啊？在民間傳奇裡就會經常出現。不如我吹一點點給大家聽。 

 

（陳子晉演奏《得勝令》片段） 

 

這首歌大家應該都很熟了。這個旋律是很簡單的，但那天晚上我聽到鴻哥吹奏，

我就會覺得，為什麼《得勝令》可以奏成這個樣子？ 

 

高潤鴻：其實這個跟《一錠金》一樣。 

 

陳子晉：那個豐富的程度是你們是想象不到的。當然在座的都不會有人聽過。 

 

高潤鴻：其實電台重播過一次的。 

 

陳子晉：我就覺得整個訓練一直都被遺忘了，就好像發報鼓一樣。如果再不堅持的

話，其實就可能沒有打了。 

 

高潤鴻：可能就儘量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了。 

 

陳子晉：那麼余教授有沒有什麼補充？ 



余少華：我聽了真是學到了好多東西，上了一堂課。我有兩點想跟大家分享。過去我

雖然跟兩位高師傅不是很熟，但我一直都留意著他們的活動。我最感動的就是兩位，

在承傳傳統以及堅持要保留它的這方面做的很認真，事業感很強。那麼我補充兩個例

子。我去聽過兩年前廖森師傅的大事。剛剛高潤鴻師傅講到兩支嗩吶是怎樣的關係的

時候，我就恍然大悟。一般懂中國音樂的人裡面，很多作曲家也都說，中國音樂是齊

奏的。但是在廖森師傅的那晚呢，我聽到高潤鴻師傅帶著那班樂手，有很多樂器，我

就聽得出來，那完全是多聲部的音樂，雖然沒有樂譜的，但很豐富。我們平時去聽殯

儀呢，有那麼多人做法事，並不是每一場都吹得好，打得好的。但是廖森師傅的那晚

呢，我真是聽得很感動，那是一流的樂手，一流的演奏。回到剛剛講的《得勝令》，實

際上我也會唱。鼓聲一出，十分鏗鏘。現場演奏的那個氣氛是唱片所不能比的，整班

樂手和鑼鼓配合呢，是現場才能做到的。講到兩支嗩吶呢，我就覺得實際上很多中國

音樂由於它的運作，是不可能兩支嗩吶一起奏的，所以中國音樂傳統音樂不是齊奏

的。如果樂手們有這樣的能力，知道大家的路數，他們之間一定是互相兜搭的，一定

是互補的。所以我覺得兩位師傅的那個「兄弟班」是一絕，大家互相都很熟悉。 

 

我想問一下高潤鴻師傅呢，你是吹嗩吶入行的，吹了這麼久的大笛，但為什麼你

會轉去做弦索手，又做頭架？ 

 

高潤鴻：因為我哥哥比我厲害所以我轉行。（笑）其實在宗教音樂裡面，我們的師傅他

出身宗教音樂世家，他爸爸在道教音樂裡面是很出名的。以前祭祀音樂就沒有那麼多

樂鼓，所以他爸爸就帶他跟我爸爸學打鑼鼓，然後我們又跟他學道教音樂。這對我們

大家都很好。我爸說：「哥哥打鑼鼓已經上位了，你還小，不如你試一下轉行玩音樂，



玩頭架，那你和哥哥就可以搭檔。」我想想也是，所以就轉行了。其實我再怎麼學也

不如權哥厲害的了。（笑） 

 

余少華：我還想再提一點就是，剛剛鴻哥講到，嗩吶在做法事的時候不定調。由於我

們現在大多學西方音樂，很多人是不知道這個傳統的。樂手的音樂意識要非常好，人

家唱什麼你就跟什麼調。這種技藝和要求是不是每個師傅都要達到的？ 

 

高潤鴻：我現在很少出殯儀館，但在以前這是一定要會的。不能人家誦經誦那個板

線，你又吹另外一個板線，一定不可以這樣。 

 

余少華：實際上呢，我覺得所有音樂學院都應該要求他們那個視唱練耳要達到這個水

平，什麼調都可以跟得上，這才是專業的要求。 

 

高潤鴻：對。因為我們中國很多樂器是相對比較簡單的，比如高胡它的音階比較少，

那麼有很多譜我們就要考慮怎麼去演繹。其實不論什麼樂器都是這樣，我們會用一些

指法，或者一句的旋律，左兜搭，右兜搭，來突出那件樂器的特色。這個其實一直都

是中樂的特色。 

 

余少華：我還有一個問題問一下權哥。其實在廖森師傅那晚的法事上，我記得你是拉

二胡的。二胡在這樣的法事裏面用的多不多？不是應該吹打比較多嗎？ 

 

高潤權：我想是八十年代比較多。 



高潤鴻：香港有的。以前做醮師呢，就是有簫、管、笛、椰胡四樣東西就可以出來謀

生了。後來，據我所知，是我爸爸入行以後把二胡帶進來的。以前的那些醮師大多都

是拉椰胡的，我爸爸就因為做粵劇的關係，他就說，椰胡的音色那麼暗，不如試一下

二胡。後來我師傅又問我會不會揚琴，我說會一點，然後又加了揚琴進來。慢慢就變

豐富了。因為我們也聽過外面的很多法事，比如海陸豐有很多法事的音樂就是很豐富

的。那麼我們也可以試一下。這樣就慢慢豐富了。那應該是八十年代的事。 

 

余少華：這個就是我們的口述歷史，應該寫下來，誰帶進去的，什麼時候帶進去的。

其實中國音樂就是看有沒有人去做，像那些懂的人，他就會加一些東西進去。那麼時

間差不多了，我們可以開放給觀眾問問題了。但我想最後講一句呢，就是，傳統的承

傳呢，就像高氏兄弟在他們過往的經歷裡面很強調的，同時也做到了的，就是要尊重

自己的傳統。我們中國音樂發展到現在，變化得很快，變得 「國際化」、「西化」、「現

代化」，但是在變化當中，我們要記得自己的傳統在哪裡。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而

且，他們兩兄弟對自己的行業是引以為傲的。我們做中國音樂就應該有這樣的自信，

我們的傳統是很豐富的。我們不能覺得這件事不值得去做。無論做粵劇也好，做紅白

事也好，如果有機會將自己的傳統做得好，能和同樣喜歡這個傳統的人去分享，我覺

得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們兩位不單是在粵劇界和法事音樂裡面身體力行，事實上，我

覺得，我雖然做了四年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的委員，後來又做了主席，但我希望做

到的是，將這樣的傳統的承傳人呢，像我們兩位高師傅就是我們傳統廣東吹打音樂的

承傳人，我希望這個承傳可以繼續下去。 

那現在我們開放給觀眾提問。 

 



觀眾 1：兩位師傅的父親改進了殯儀館的音樂，我想請問一下這是市場需要，還是他

純粹只是自己想這樣改？一個戲曲或者其他演出好不好聽呢，觀眾是有反應的。但通

常我們去殯儀館就很少會注意那個音樂好不好。所以誰會知道這一班的音樂好聽一

點，然後另一班就會去學？ 

 

高潤權：其實不是改變音樂，只是把鑼鼓帶了進去。音樂我們是沒有改過的，只是帶

了一些樂器進去。 

 

觀眾 1：那麼其他班怎麼去學？是不是走進來看一下，看看原來多了一些樂器，還是

怎麼去學？ 

 

高潤鴻：我們做法事的時候，我們看到附近的地方，比如海陸豐，他們做法事的方式

就不太一樣，他們做法事的規模很大，有很多樂器，最少是要有兩支大的嗩吶，一支

小嗩吶，有簫管，有揚琴等等。其實我們也喜歡聽他們的演奏，有時候覺得他們的音

樂在音樂界來說也很好聽。我們聽了以後回來會借用。我們用一個借用的方式去學

習。比如，人家做個法事可以加一些中國式的樂器進去，那我們可不可以呢？其實我

覺得只要讓那個事件沒有違背他原生的東西就可以了。最怕的是，我們將這些樂器帶

進去之後，它變成了另外的東西，那就違背了他原先的東西。這種借用一直到現在大

家都能比較好地接受，也發展的不錯。在我們做了這一步之後，有很多醮師從中國內

地的一些學院過來，他們帶過來的樂器有時也會很誇張，比如那種很長的牛角。我覺

得只要在我們中國樂器的範圍裡面，又不影響到法事進行，而在宗教音樂裡面也做得

更好，我覺得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至於你說，做戲班就會有人欣賞你的音樂。那麼我就覺得，做每一件事都不是一

定要計較人家欣不欣賞你。我自己做每一件事都是我很想做這件事，如果很討厭，就

不必說了。如果我很想做這件事，應該是自己做好那件事，而不是說，我做完了一件

事都要看看你欣不欣賞我。這是我自己的做事方式，也是我從我爸爸身上看到的。其

實沒有人會在意你在殯儀館演奏得好不好。但至少我們對得起自己。如果講到宗教拜

神的話，那就是對得住神祇，對得住先人，那樣就可以了。 

 

觀眾 2：多謝幾位精彩的講述。我不懂中國音樂，也沒有聽過《一錠金》。剛剛聽兩位

奏《一錠金》，我這個對中國音樂沒有認識的人都能聽得出其中的不同。陳先生的那個

版本是比較學院派的，一板一眼，節奏很分明，而高潤鴻師傅的演奏就是很靈活的，

可以聽得出他是師承某一個人，並且自己加了一些變化。那麼學院派的承傳就沒有問

題啦，因為有學生，有老師，有教授去教學。但師承的話，如果沒有人入行，老師又

不是很想教，或者教得不是很好，學生又不是很努力的話，「師承」這一方面會不會終

究都會失傳？ 

 

高潤鴻：所以這個就是最關鍵的。 為什麼要有學院派？為什麼中國很多手藝或者一些

藝術都失傳了，就是因為這樣。其實我個人在現階段覺得，學院派是非常必要的。因

為學院派有很多理論，有很多很清晰的東西能指引那些完全沒有接觸過音樂的人。但

我覺得在學院制的教育之後呢，應該加入一些很專業的人士的指導，比如一些很厲害

的導師會告訴他們一些竅門。正如現在國內一些學習京劇的戲曲學院裡，他們會先學

完基本的東西，然後再由一些很出名的演員去提點一下他那一派的要領。我覺得是應

該用這種方式去承傳下去，這樣會比只有學院派或者只有師徒制的傳承會好得多。我



覺得香港應該想一想這樣的做法才對。 

 

陳子晉：我補充一點。學院是需要的，但我們在學院裡面學的東西應該都是西方的全

套概念，還是也要有一些傳統的學習呢？現在我們在學院裡面是分的很細的，視唱練

耳一科，音樂史一科，就算是廣東音樂也有細分。我舉個例子。我之前跟演藝學院的

中樂系系主任聊過，他說他們想教廣東吹打，但是學不到那樣東西，怎麼辦？因為他

們學院裡的那些吹打音樂很多時候就是一個笙，一支笛合起來就叫做「吹打音樂」

了。但我們認識的吹打音樂絕對不是這樣的。吹打音樂和戲曲有很多關聯，絕對不是

拿一支笛就可以叫做吹打音樂的。那應該怎麼做？比如掌板，其實吹打音樂最難的就

是掌板，是鑼鼓，很複雜，但問題是，我們沒有一個系統去教。甚至很多人會覺得，

這是粵劇的東西，我們學來做什麼呢？我就覺得，如何在學院裡面豐富制度是很重要

的。如果純粹用一種西方的概念，學一年考一級，考到八級就畢業了，可以去教學生

了，我覺得這樣沒什麼意義。 

 

觀眾 3：首先很感謝幾位講者。在我自己的觀念裡面，我們中國人一向是將紅白二事

分的很清楚的。但是剛剛聽介紹說，當我們辦紅事的時候，拜堂是會用《一錠金》

的，但是當做白事的時候，開壇也用《一錠金》，那是不是在祭祀音樂上面是沒有這種

禁忌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聽到陳先生說兩位師傅曾經有一個演出是很精彩

的，不知道我們有沒有這個榮幸，在現場聽到你的那段錄音？謝謝！ 

 

高潤鴻：首先，我想說，在紅白二事裡面，我所學的那些曲牌是完全沒有禁忌的。我

們在紅事裡面，比如我們都會打《大開門》、《小開門》這些吹打牌子曲，其實在白事



裡面我們也會經常聽到這些牌子曲的。只不過是在宗教音樂裡面，它選擇用什麼曲

牌，是看它的旋律的。那講到旋律又更複雜了。我覺得一講到旋律其實是很講究演奏

者的演奏的。簡單來說，比如，我之前幫仙姐做《帝女花》，他們的團隊就覺得《一錠

金》太歡快了，就不是很適合《香夭》那個情節，那他們就換了一些音樂，後來，我

換作《到春來》這個曲牌，他們也還是覺得那個感覺太歡快了，不是很合適。所以他

們又去請人，我不記得是不是請高世章去寫了一段音樂。但他們也還是不喜歡，還是

覺得太歡快了。後來我就說，不如你再聽一下。我仍然是用《到春來》這個曲牌，後

來他就選了用《到春來》。我覺得這是在於演奏。因為我們一開始用《到春來》的時

候，那些樂手都還沒有意識到應該怎麼樣去演繹，就覺得《到春來》本來是歡快的曲

牌，那就奏得歡快一點，大家都沒有考慮到那個戲的氣氛。後來我就跟他們說，主辦

單位覺得我們奏得太歡快了，我們可不可以奏得淒怨一點？那麼我們就用了自己的演

繹方式。後來就一直用這個曲牌。所以我覺得在紅白二事裡面，選擇用什麼曲牌是沒

關係的，是在於那個演奏者，如果是做紅事我就要奏得開心一點，如果是做白事，就

要有一個警惕，不可以奏得太開心，好像人家嫁娶一樣，要吹得蒼涼一點。我覺得這

是在於演奏者，而不是在於曲牌。另外你說那個《嶺南粵調》有沒有錄音，那麼你要

問一下陳子晉先生了。 

 

陳子晉：我有錄音的，如果大家覺得很想聽，我可以在這裡播的。但要問問兩位師傅

的意見。 

 

高潤權、高潤鴻：我沒問題。 

 



陳子晉：這個只有兩分鐘，但我聽了很多次，真的很精彩。 

 

余少華：播完我想再一個關於《一錠金》的問題。 

 

高潤鴻：好。 

 

（陳子晉播放三月份高潤鴻師傅在《嶺南樂調演奏會》上演奏的《得勝令》錄音） 

 

陳子晉：當晚我聽完之後很激動。我跟我那些會中國音樂的朋友說，《得勝令》我們以

後最好還是不要演了。兩位師傅演奏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我們的問題就在於我們很

少接觸傳統的吹奏方式，所以奏出來就變得很工整。大家剛剛聽到的感覺是很豐富

的，兩支笛子的兜搭很精彩。 

 

余少華：回到剛剛講的《一錠金》，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時也問問高師傅。剛剛

那位觀眾問到，紅白二事都有《一錠金》，這裡我想講一下我的經驗就是，我和陳子晉

一樣，以前了解的《一錠金》呢就是在《帝女花》裡。我從小到大，一直到讀大學之

後，我的參與的都是天主教的殯儀，所以《安魂曲》我就很熟，但南樂那些我就真的

沒去聽過，天主教的大人們也叫我不要去。一直到我太太的祖母過世，我才第一次聽

南樂。我能辨認得出《一錠金》，但我的感覺就是，為什麼可以吹得那麼慘！本來是一

個很清楚的曲牌，我很熟的，聽上去也認得，但是在殯儀館聽就感覺是愁雲慘霧。我

想問問高師傅，你在同一個曲牌裡面，會不會加一些不一樣的音進去，比如加一些乙

反音？ 



高潤鴻：可能會的。可以加一些音進去，但其實我覺得可以不用加的。 

 

余少華：不加都可以奏得很慘？ 

 

高潤鴻：我覺得用心就可以了。這件事好像有點玄妙。就是你再演奏的時候，要抱著

一個心態，就是我現在要悲慘一點，那你奏出來就會悲慘一點。我想著要慘一點，那

我演奏出來的就一定會悲慘一點，你如果很開心，那奏出來的音樂就會很開心。我想

激昂一點，就會奏得激昂一點，我自己就是這樣的。當然如果像你說的，加一點乙反

音，可能會容易處理一些，但我覺得可以不用加的。 

 

余少華：權哥有沒有補充？ 

 

高潤權：我也是這樣，阿鴻已經講了，打鑼鼓也是靠心情的，我剛剛聽那段錄音才發

覺原來我打得那麼激昂。可能因為當時我也覺得很開心，可能當時很多觀眾對我們兄

弟的節目的反應強烈，我們是在開心的情況下表演的。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原來把那

個鼓打的那麼激昂。我今天是第一次聽到當晚的錄音。這就是心情關係。所以你剛剛

說你覺得那個《得勝令》很不一樣。可能我今晚再演又未必能達到那個效果了。 

 

觀眾 4：多謝幾位精彩的演講。我在聽余其偉先生在城市大學示範演奏《平湖秋月》

的時候，也問過他這個問題。《平湖秋月》這首曲子很有意思，它可以很歡暢，也可以

很幽怨，這是我們中樂的特色，那麼西樂也可以這樣演奏嗎？另外，可不可以具體地

講講「八音」？我們這些外行不懂，是用哪些樂器的材料來定它屬於「金」、「石」、



「革」？還是用它奏出來的音來區分？可不可以解釋得詳細一點？ 

 

高潤鴻：這個專業的問題，我們請陳子晉先生來答。 

 

陳子晉：我想余老師的《平湖秋月》呢，他每一次演都有一些不一樣的。他都是根據

他的心情去演奏的。我同意剛剛權哥講的，就是他演奏的那天，觀眾的反應很好，因

為在香港，觀眾基本上沒有聽過這種音樂會的，大家的反響就很強烈，所以權哥的狀

態也很好，演奏出來的效果就特別好。所以我也覺得演奏和心情是有關係的。至於你

問到的「八音」，其實是古代音樂裡面的「八音分類法」。 

 

余少華：雅樂的分類法。 

 

陳子晉：：「金」說的是那個樂器的形制，材料，比如編鐘就是屬於「金」。但現在就

很少用這種分類法，一般是用「吹彈拉打」來分的。八音班裡面最主要的樂器都是嗩

吶啊，二絃啊。 

 

高潤鴻：我們現在講的「八音班」用的一般都是從戲曲過來的「拍和」的樂器，比如

有一個打鼓的，有一個鑼，這些就是屬於「金」，镲也是屬於「金」；有弦索，是屬於

「絲」；那麼「竹」就有簫、管、笛這些樂器。八音班也有規模大小的。簡單一點就至

少要三個打鑼鼓的，兩支笛，最少也是五個人。但我也看到一些書上講到有那種幾百

人的演奏規模。但是不是幾百人一起進去演奏，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很久不做了。 

 



陳子晉：：其實「八音班」有很多說法，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有一種說法是說「八音

班」基本上是由八個人組成的，如果是「大八音」呢就是 24 個人。是用人數去區分

的。但其他資料又沒有說到「八」這個數字是跟人數相關的。另外我看過一個文件就

是說，八音就是指嗩吶的八個孔，是有這樣的說法的。 

 

高潤鴻：但我知道它有九個音的。但一般是八個。 

 

陳子晉：當然民間這些說法是很多的。我們要下功夫去追查一下它為什麼叫做「八音

班」。 

 

高潤鴻：當然西樂也是一樣的。我覺得玩音樂就沒有分中還是西，是不分國籍的。 

 

觀眾 4：那麼它演繹悲傷和歡樂的寬容度呢？ 

 

高潤鴻：我覺得西樂它也是可以做到的，只不過他們會不會這樣去做罷了。有時我也

會喜歡聽一下西方音樂，我覺得他們吹薩克斯也可以吹得很喜悅，也可以吹得很幽

怨，或者吹得很浪漫。我覺得不論什麼音樂都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觀眾 5：大家好！這個講述很精彩，內容很豐富。我是完全不懂殯儀音樂的。剛剛聽

到說，有師傅在誦經，樂師在旁邊吹嗩吶，有時兩人會配合不好，如果我是在場的

人，我是如何知道樂師配合不上誦經的？ 

 



高潤權：這可能都是表現為大家不協調或者音不對。一般很少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高潤鴻：可能有一些比較新的樂師不太熟悉經文的旋律，有時候就會跟不上。但我想

現在一般出來謀生的都還可以吧，最多是吹得好不好聽而已。有的功夫好一點，有的

演奏的方式差一點。我想一般都還是可以的。因為如果你真的很差勁的話，是不允許

的。我覺得演奏祭祀音樂或者宗教音樂是一件很莊嚴的事，如果你很隨便的話，我想

就算是主家不說你，你自己也會覺得過意不去的。 

 

高潤權：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觀眾 5：我作為一個不懂音樂的人，我如何知道伴奏和誦經的兩個人配合不好呢？ 

 

陳子晉：：其實行內有一個自己的機制，就是樂手呢，當然他有水平的高低。如果他

的水平不過關，那基本上他就已經被淘汰了，就不會再請他來工作。 

 

高潤鴻：這種情況也是很講究功夫的。有時候一些老師傅有一些獨有的經文臨時想在

當晚去誦讀，可能那位醮師是不知道那段經文的，這樣可能就會出現跟不上或者配合

不好的情況。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己就會用一種「跟」的方式。其實總是有辦法

處理的。你要用心去跟著旋律，用我們的話說就叫做「包圍」它。一段經文也不會離

譜到你沒有辦法去跟，其實我們是可以跟上的。你可以順著它的旋律的趨勢去配合，

就像我們戲曲裡面的「梆簧」那樣。有時「爆肚」曲我都不知道他要唱什麼，比如從

字面來看，我都不知道他要唱「陽平」聲、「陰平」聲，還是唱「仄」聲。但我們就可



以用這種兜搭的方式去跟上它。那麼出來的效果就要看演奏的那個人對這個方式熟不

熟悉了。如果他不是很熟悉這種方式，你就會聽得出他們配合得不好。如果這個演奏

者的技巧比較高，你可以聽得出兩段旋律雖然不是很配，但是他可以跟得上。 

 

觀眾 6：我看到那些報章上介紹說，有一些從中國請來做齋法的行家被人舉報，發生

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們經驗很豐富，我想問一問，你們對於這種情況或者那些外

來勞工有什麼意見或者看法？就是針對誦經那方面的。因為音樂演奏的話，他們在中

國也能謀生，不用特地跑來香港。誦經就簡單一點，而且在國內的待遇也不如香港

好。所以誦經方面，就有一些非法勞工入侵。 

 

陳子晉：：我說兩句。誦經呢，並不是那麼容易入行的。他的「本地話」需要講得很

好。 

 

高潤鴻：我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去殯儀館做法事了。我自己當然是不贊成他們在一個不

合法或者不合情理的情況下來做法事，尤其還收取工資，這樣就會讓本地一些做這行

的人收入減少。但我個人又不是很介意。如果你這樣都能搶到我的飯碗，那你儘管去

搶，那我自己也是沒有能耐，活該被搶。我近十年來，都不把宗教音樂視為一個工

作，我只是覺得從小到大，它一直讓我吃飽飯。但近來我為什麼不太出去做法事了，

因為我覺得情況有了一些變化。我覺得現在外面做的法事有點不太專業，不是很對得

起自己的心態。所以現在能見到我出現的地方，一定是為自己人做的，所謂「自己

人」就是指一些行家或者前輩。我是用一個尊重這件事的心態去做的。所以你提到的

有一些外來的黑工，我自己是不太介意的。 



余少華：那麼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多謝高潤權師傅、高潤鴻師傅、陳子晉先生！謝謝

大家的參與！ 


